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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兰世秋

9月17日，2025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悦来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跨越江海
文明互鉴”，多位国内外专家共话文明传承、共商
文化交流。

从巴山蜀水中生长出来的川江号子，无疑是璀
璨的长江文化中一朵独具魅力的浪花，其传承的故
事正悄然在绿水青山间续写。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长寿湖畔的川江号子研学
馆。馆内，木船模型的船舷上，留着仿旧的纹路；泛
黄的老照片里，船工们张开双臂搏击着风浪。

皮肤黝黑，声音清亮，眼神炯炯……很难想象，
眼前这位眉宇间透着勃勃英气的男子竟已年过花
甲。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10岁，举手投足
间尽显力量感，说到激动处，一段号子旋即从嗓子里

“飞”出：“川江水，滚滚来！船工拉滩又跑岩……”
他，就是61岁的川江号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曹光裕。
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上游，四川宜宾至湖北宜

昌河段习称川江。曾经的川江航道，曲折险峻，每一
个险滩都是一道鬼门关。木船行至此，船工和纤夫
为鼓舞劳动士气、统一劳动节奏，于是产生了一种

“一领众和”的民间歌唱形式——川江号子。
如今，万吨级江海直达船可从沿海直航重庆，木

船早已成为历史，川江号子劳动生产的场景也已消
失。但在曹光裕看来，川江号子绝不会成为长江边
上的绝唱。这股源自江河的力量，凝练着长江的灵
魂，在时光的长河中仍延续着蓬勃的生命力，正以更
鲜活的形式融入当下。

结缘
一唱号子，最繁重的劳动就开始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是如何与川江号子结缘
的？

曹光裕：1981年，那年我17岁，进入重庆轮渡
公司工作。我工作的地点就是重庆人很熟悉的朝天
门4码头62号趸船。

上班第一天，我特别激动，拿到手里的工作证上
写着我的工种——水手。当时我并不知道水手是干
什么的，只觉得听起来好“洋气”。后来我才晓得，水
手其实就是船工，从事船上最繁重、最危险、相对轮
机和驾驶来说技术含量最低的工作。

我工作的趸船是一个专门为行船提供停靠的水
上码头，与我畅想的乘风破浪还是有很大不同。

那天，水手长用半导体喇叭不停地喊：“依次下
船，不要拥挤，船票拿在手上。”突然，一个更大的喇
叭急促地吼起来：“朝天门港航监督站紧急通知，洪
峰将于今天下午4点钟通过朝天门，请港口附近的
所有船只、泊位加强防范。”

没隔多久，我就听到船头有人在唱歌：“嘿羊咗！
嘿咗！嘿羊咗！嘿咗！”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奇怪，怎么
洪峰要来了，他们还在唱歌呢？这歌旋律性还挺强
呢！正在我发呆的时候，水手长冲我喊道：“小崽儿，
快来搭把手！要赶在洪峰到来之前加固外锚。”

于是我仓促上阵，和十几个水手一起融入号子
声中。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不经意中听到的号
子，我一唱就是40多年，从朝天门唱到天安门，从长
江头唱到长江尾，从嘉陵江畔唱到香江两岸，从中国
唱到世界。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最初对川江号子的印象
是怎样的？是不是很喜欢？

曹光裕：完全不是。因为一唱号子就意味着繁
重的劳动。

趸船相当于是浮动的码头，遇到涨水，趸船就会
跟着浮动，这时就需要人力来调节，把固定船的锚
链、钢索松开。遇到退水，又要把船往江心拖，不然
船就会搁浅。

夏天涨水退水比较多，船就要叠进叠出，我那时
戏称这是“喋喋不休”。每年一到这“喋喋不休”的季
节，就是号子声最响亮的时候，一唱号子，我就知道
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开始了。

我喜欢冬天，冬天水位平稳，我们也没啥繁重劳
动。我业余没其他爱好，就是喜欢唱歌。那时我的
工资是一个月24块钱，我每个月存10块钱，一年后
就存了120块。我用这个钱买了一台砖头大小的录
音机。那时候港台音乐很流行，我就跟着录音机学
唱邓丽君、刘文正的歌。后来声音越唱越大，晚上我
对着江面唱“明月几时有”，也没有听众，只有江边的
狗儿会叫两声，算是对我的应和吧。

学艺
师傅的眼神里，是悲壮和生命力

新重庆-重庆日报：既然不喜欢，你后来又是怎
么跟着川江段最出名的“号子头”陈邦贵学唱号子的？

曹光裕：还是因为唱歌。1987年5月，我们公
司举办“小舟杯”青年歌手大赛，我得了第一名。两
个月后，72岁的陈邦贵受邀去法国演出，他唱了一
曲原汁原味的川江号子，好评如潮：“不输于在国际
上成名已久的《伏尔加船夫曲》。”

公司就让陈邦贵来教我唱川江号子。但是，我
那时觉得在趸船上的劳动强度已经很大了，下班就想
休息。所以每次师傅来，我是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就这样躲了一段时间，师傅还是不辞辛苦，从觉
林寺坐公交车到上新街码头，再从上新街坐船到望
龙门，又从望龙门赶公交车到朝天门，这样一路辗转
来找我。最后一次，师傅站在岸上对我说：“万一哪
天我眼睛一闭，哪个还晓得川江号子？”我内心实在
过意不去，就这样开始跟着师傅学习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你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曹光裕：我那时常带着我的小录音机，到师傅家
里去把他唱的号子录下来，回去后再跟着录音机练
习，然后再唱给他听。他每次都表扬我唱得很好。

师傅喜欢听川剧，所以他的号子里有川剧的味
道。川江号子是劳动之歌，是跟随着劳动的节奏唱

的，所以我慢慢发现，即便是同一段号子，师傅今天
唱的和明天唱的也有些微的不同。

学艺的过程中，最打动我的是师傅的眼神，让我
体会到旧时船工的悲壮和生命力。船工每天跟大自
然搏斗，吃的是咸菜，穿的是麻袋，面对的是生死，却
依然不惧风浪，不畏艰险，真正体现了长江上生活的
劳动人民的乐观向上，即便是在最繁重、最辛苦的劳
作中，也要唱响奋斗的号子。

跟着师傅学习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了解到，不同
的场景川江号子会用不同的词牌来表示。比如刚开
船时唱的是莫约号子，因为这时风平浪静，可以没有
约束地行船；起伏桡号子，则高昂、激越，用于闯滩时
鼓舞士气；大斑鸠号子，就很形象，也有点沉重，指船
工匍匐拉纤的姿势，就像一只大斑鸠趴在地上……

从1987年跟着师傅学艺，我整整唱了15年的
“嘿咗”伴唱。一直到2002年，在南滨路的一场演出
中，87岁的师傅只唱了个引子，剩下的都留给我们
唱，我知道那就是一种传承了。

我第一次担任主唱，是之后在贵州安顺的一场
演出中，和零点、黑豹等乐队同台。我没想到的是，
观众给予了特别热烈的反应。我们一唱“嘿咗”，他
们就在台下唱：“嘿！”这让我很激动，后来每一场演
出中我们都加入了互动环节。

创新
那个七分必须是川江号子的魂

新重庆-重庆日报：川江号子现在广为人知，你
认为是什么推动了它的传播和传承？

曹光裕：长江越来越美，航运越来越发达，可川
江号子怎么办呢？川江号子的生产环境已经消失
了，我们如何让它延续下去？这些都是那几年我不
停焦虑的问题。

2006年，川江号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差点在长江边消失的号子由此受到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是国家的政策，为川江号子的传承搭
建起了高速公路。

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支持下，我
开始免费教授川江号子。同时，我还陆续把十几个
老船工组织起来，开始对外表演。有时候演出主办
方看到我们一群大爷大妈来演，非常担心，但只要歌
声一出，他们的态度就转变了。

2013年，第八届勃拉姆斯国际合唱比赛举行，
我和老船工们在德国威尔宁格罗德音乐大厅唱响了
川江号子。当“太阳出来照山坡哟”的号子响起，评
委和观众们一直为我们打着拍子，现场沸腾了。

那次比赛，我们得了金奖。当时节目名称的英
文翻译已经是“川江号子”四个字的汉语拼音了，而
在2005年的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上，“川江号子”的英
文翻译还是“在四川境内的扬子江上的劳动歌声”。
这让我感到一种满满的文化自信。

新重庆-重庆日报：从过去的川江上，到现在的
舞台上，川江号子的呈现场景已经发生变化，你们在
演出的过程中有哪些坚持？又有哪些创新？

曹光裕：在从德国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
要让川江号子被更多的人所知，就需要创新。

后来，我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儿子
曹羽共同创造了一出川江号子大型音乐剧《大江传
歌》。在原有川江号子的作品基础上，加入了声部、小
节线，融入了伴唱、伴舞等，把川江号子原生态的元素
进行叠加，形成了有特色而又和谐的羽调式交响。

但是，不管怎么变，三分创新七分原汁原味，那
个七分必须是川江号子的魂。

有时候演出导演组看我们彩排，会提出你们的
手臂怎么是软软的，怎么不用力摆动？你们的头为
什么不抬起来，显得更有精神？我就会跟他们解释，
船工拉纤时主要是肩膀用力，手臂的甩动是为了平
衡身体，不是为了使劲；奋力向前时，头也是低着的，
这同样也是在用力前行，如果抬头，太阳就会刺眼睛
了。这就是原生态。

传承
负重前行和奋勇争先，永不过时

新重庆-重庆日报：非遗的传承得有年轻人的
加入，这一点你是怎么做的？

曹光裕：大约在2012年，我就在开展“非遗进校
园”活动。在渝中区人民路小学，我为二至六年级的
小学生们讲授川江号子，曾经三次把这些孩子带上
央视舞台。

我也在开展一些研学活动。比如在长寿这个研
学馆里，除了场景再现，图片展示，我们还特别研发
出了川江号子电竞体验系统。来研学的年轻人可以
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参与，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的团队也有年轻人的加入，22岁的敖
红之前是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通过

“非遗进校园”的学习，逐渐喜欢上了川江号子，现在
她在我们的演出中担纲“幺妹”的角色。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认为川江号子为何会被
称为“长江文化的活化石”？

曹光裕：过去陆路交通不发达，水运非常繁荣，
最鼎盛时期，川江上约有30万船工，通过口口相传，
这号子声也绵延了3000多年。

川江号子是船工们与江水搏击、与命运抗争，齐
心协力、同舟共济的真实写照，更是一首用汗水和鲜
血铸就的生命之歌。它是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文化
瑰宝，它的发展和传承也见证着川渝水路的往来繁
荣与变迁。

如今，虽然川江号子劳动的场景已经消失了，但
它绝不会成为长江边上的绝唱。它蕴含的精神内涵
永不过时，那种负重前行，那种奋勇争先，那种团结
协作，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陈永雄

当飞机降落在海拔4334米的邦
达机场，当藏东高原的风裹挟着澜沧
江的清冽气息扑面而来。这一刻，我
知道，与昌都的缘分，正从云端向大地
生长。

来到这座被称为“藏东明珠”的城
市，最先让人驻足难忘的，莫过于扎曲
与昂曲的两江交汇处。扎曲在东，昂
曲在西，一清一浊、泾渭分明的两条水
流一路奔腾至此，交汇处便是昌都，在
藏语中意思是“水汇合处”。

这样的壮观场景，让我不禁想起
重庆朝天门码头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
的壮阔画面——两江相拥、泾渭分明
的景象，恰如此刻眼前的震撼。原来
冥冥之中，渝昌两地的缘分早已在山
水之间悄然缔结。

扎曲与昂曲汇合后，一条名叫澜
沧江的大江崭新亮相，它携带着唐古
拉山的气息奔涌而出，穿越巍峨的横
断山脉，流经六个国家，直奔波澜壮阔
的大海而去。

作为澜沧江第一城，昌都与这条
大江密不可分。崇山峻岭之间，澜沧
江用甘甜的江水浇灌着两岸的农田，
滋养着成群的牛羊，也见证着茶马古
道上千年的故事。阖目凝神之间，耳
畔似有马帮铜铃清脆作响，南来北往
的行者翻山越岭，将滇茶的醇厚、蜀锦
的斑斓、藏地的酥油香交织成流动的
文明；古驿站的火塘边，商旅们围坐相
谈，共同分享路途见闻，欢声笑语与经
幡共舞……这些画面虽然已经成为了
遥远的记忆，但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
融的故事仍然还在上演。

如今，江水依旧奔腾不息，见证了
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一个个拔地
而起的城镇，传统韵味和现代活力在
这里碰撞。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既
离不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凝结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

初到昌都的日子里，每当我漫步
在街头巷尾，总能被一种鲜活的生命
力打动——

民族风情的建筑高低错落，与远
处皑皑雪山、头顶澄湛天光交相辉映，
自成一幅灵动画卷；路边小店木窗轻
敞，唐卡、藏香、牦牛肉等特色商品吸
引着来往旅客驻足挑选，在琳琅间挑
选属于这片土地的独特印记；天津广
场上，欢快的鼓点如溪流般淌过，身穿
绚丽服饰的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围成一
圈，舞步起落间虽简单却满溢热辣，笑
声与歌声一同飘向云端……这里既有
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庄严，又有“西藏门
户”特有的开放与包容。险峻的群山
和汹涌的江水未能阻断交流，人们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同地域的文化在
这里相遇，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作为援藏队伍中的一员，我总会

忍不住思考：是什么让这片土地既保
留着原生态的壮美，又涌动着发展的
活力？答案或许早就注定——如同澜
沧江兼容并蓄的胸怀，昌都正以开放
的姿态，寻找着属于藏东的发展路径。

这条路径，在文旅发展的蓝图中
尤为清晰。

千年茶马古道上，栈道的残痕仍
嵌在崖壁，石头间深浅不一的马蹄印，
无一不述说着“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动
人故事，不少游人重走古道，打卡记
录。卡若遗址的陶片上还留着远古先
民的指纹，察雅的唐卡颜料里沉淀着
矿物与时光，芒康盐井的卤水中浮动
着千年的阳光；然乌湖的镜面倒映着
来古冰川的蓝，仿佛将天空揉碎在了
湖心。

作为西藏解放事业的光辉起点，
红色基因早已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的
山川肌理。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的地方，更孕育出三十余
项“西藏第一”，每一项都镌刻着厚重
的历史荣光，见证着新昌都、新西藏的
沧桑巨变。

独特的历史与地理因素，造就了
昌都旖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
产和多彩的民俗风情。当下的昌都，
正循着山水脉络与历史足迹，深入挖
掘优质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体验
——从“两江交汇”的城市地标，到“一
县一特色”的民俗体验，从生态观光到
红色文化研学……人们奔赴而来，为
了赴一场雪山、湖泊、峡谷的视觉盛
宴，更是为了在茶马古道的蹄声、藏地
歌谣的韵律与红色故事的回响中，沉
浸式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浓厚人文底
蕴。

望着澜沧江奔腾向东的方向，浪
花拍岸的声响里，我的信心愈发坚
定。三年时光，不长也不短，足够我们
埋下一粒种子，见证它抽出新芽。

我们带来的，或许是些许的发展
经验与技术资源，但更想收获的，是与
昌都人民并肩奋斗的情谊，是参与这
片土地蜕变的荣幸。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和当地的
干部群众一起，挥洒智慧与汗水，将足
迹踏遍雪域大地，把文旅融合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
在藏东高原之上、深山峡谷之中，有一
座城，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有一
群人，正用热爱与坚守，谱写着昌都发
展的新篇章。

澜沧江的水还在奔流，正如昌都
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歇。初来乍到的感
慨，终将化作踏石留印的工作动力；对
文旅发展的期待，必将在携手奋进中
照进现实。这三年，我们以初心为笔，
以两江为墨，定能在藏东大地上，写下
属于援藏人的赤诚与担当。

（作者系重庆市第十一批援藏干
部人才工作队队员）

初心映藏东

■戴馨

脚下是滔滔江水，对岸是层叠错
落的城市轮廓。此刻，与山水共舞的
自在，正是重庆的滨江公园赋予的珍
贵礼物。

九龙滩的工业记忆，金海湾的草
坡夕照，嘉美公园的生态画卷……重
庆的“两江四岸”在短短数年间崛起，
完成了一场静默却又壮丽的蝶变。

曾几何时，滨江路上垃圾箱满溢，
餐饮船舶将污水直排入江，岸边杂草
丛生，乱石成堆。滨江步道断裂如孤
岛，市民临江却难以亲水。

令人欣喜的是，几年前的餐饮船
舶整治工作，开启了滨江生态保护的
序幕。江水一天天变清，垃圾一点点
被清除，时时可见人们遨游江水的和
美画面。

蒲苇与狗牙根等植物在消落带顽
强生长起来，玉簪花和三角梅逐渐点
缀了江岸步道。据行家说，这是一种
神奇的“生态缝合术”。

现在每次来重庆中心城区，我都
发现它变得更美、更宜居。8D魔幻
城市是硬朗又现代的，而一个个滨江
公园的横空出世，恰似天然纽带，将
城市腹地与滨江生态空间串联，为城
市注入了灵动之韵，城市变得更温柔
可亲了。

第一次去滨江公园，我其实是奔
着网红白居寺长江大桥而去的。因江
水上涨，我没能下到滩坝，无法体验黄
昏大桥的时空穿越与科技感，但公园
周边配套设施的齐全、道路的通畅给
我留下良好印象。

九龙滩公园是我坐车从鹅公岩大
桥经过时，无意瞥见的。只见滨江道
路四通八达，可闲步、可骑行，人们在
滩坝上搭帐篷、吃烧烤，十分惬意。

之后，我见到的滨江公园是一个
比一个有个性，有些令人目不暇接了。

两江嘉美公园很小众，却是最特
别的存在。它在蔡家嘉陵江大桥旁
边的一座小山上。斜坡草坪，芳草鲜
花，富有层次感。最让人惊艳的是，
无论站在公园哪里，都可以大桥为背
景，虽不能近距离接触江水，却又能
揽江入怀，那种山高水阔的大气感，
无与伦比。

而说到亲江，非白鱼石公园和金
海湾公园莫属。白鱼石公园最有特色
的是有两条可穿入江心的通道，夕阳
西下，走在长长的水上通道上，身边江
水泛着金光，自己也会变成了一个发
光体。

金海湾公园最美的是五六月间蓝
花楹盛开时，一棵棵高大直立的花树、
成簇的蓝色花朵为公园染上了一丝浪
漫的气息。而下到江边，更有如大海
般的景致，巨大的白色的红色的礁石，
碧蓝的江水，远处横跨江岸的大桥的
剪影，此情此景不由使人联想，生命的
本能是逐水而居，这些滨江公园不仅
重塑着山城的肌理与骨骼，更将人与
自然的血脉重新相连。

一幅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让我的
脚步时时在此停驻。我听见了江水冲
刷江岸如歌舞般的优美韵律，也听见
了滨江绿廊“无废细胞”“海绵城市”自
由酣畅的呼吸，更听见了两江四岸咏
诵着的、生生不息的绿色史诗。

诗意滨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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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裕，1964

年生于重庆，川江

号子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曾获全国渔

歌号子大赛金奖，

文化部第十五届、

第十六届群星奖，

第八届勃拉姆斯国

际合唱比赛民歌组

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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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裕（前排居中）带领着老船工们一起表演。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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